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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8日，南京
国民政府宣告成立。7月15
日，武汉国民政府（3月20
日成立）汪精卫宣布与南
京国民政府“和平统一”，
于8月19日“迁都南京”，史
称宁汉合流，但京津、直
隶、东北等仍为奉系军阀
所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
“统一大业”或者说为了击
退奉系军阀，1928年4月5
日在徐州誓师组成北伐
军，决定对以张作霖为首
的北方军阀进行讨伐，史
称“第二次北伐”。

北伐军开局顺利，但
在即将进入山东地界时遇
到了日本阻挠——— 日本一
向认为山东是自己的势力
范围，一战之后召开的巴
黎和会上就曾有所谓“将
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转
交给日本”的提案，并因此
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五四
运动”。事实上，北伐之前
日 军 在 济 南 已 驻 有 军
队——— 率先向参谋总长铃
木庄六建议出兵山东的就
是日本驻济南陆军武官酒
井隆少佐。

日本对国民政府北伐
是有预判的。国民政府的
策略是“交涉”和“斡旋”，
即不与日军发生直接“冲
突”。

1 9 2 8年4月1 8日，国
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曾
致电蒋介石，“请于军事
进行时，注意胶济路沿线
日本侨民利益”。4月 2 3
日，国民政府委任蔡公时
为战地外交处主任，蔡公
时随即“分函驻沪各国领
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
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
护”。4月19日，日本首相
田中义一、参谋总长铃木
庄六召集内阁临时会议，
以“山东形势急转，内乱
将波及日侨，出兵纯属自
卫”为由，通过了出兵山
东决议。

4月2 5日，在黄郛的
指示下，驻日本东京特派
员殷汝耕会见了日本参
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
石根（此人即二战结束后
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定的
十四名甲级战犯之一）。
松井表示，“日侨集中济
南城西商埠区，遇有紧急
情 况 ，当 撤 至 保 护 区
内”，“希望”北伐军“勿
与日军冲突，免计划成泡
影”。日本政府还分别向
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北
洋军阀政府送来“觉书”

（类似于备忘录），表示
出兵旨在保护日侨，“一

俟 战 争 停 止 ，即 当 撤
退”。

而此时日本集中在
青岛的军舰已有３２艘！
再说，中国军队在自己领
土上活动，日本何以保护
侨民为由出兵，这不是诡
诈么？

北伐军于4月30日对
济南发起了总攻，次日即
克复济南。但日军第十一
旅团司令斋藤声称“无论
何军闯入日军警戒区内，
一律勒令缴械”，在城外商
埠区设立沙包、铁丝网等
防御工事。

为息事宁人，5月2日，
刚上任的济南卫戍司令方
振武会晤斋藤时再次声明

“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
产”。3日上午９时，北伐军
第四十军宣传队在四大马
路纬一路口魏家庄张贴标
语时，日军无理开枪射击，
击毙军民十余人，并非常
残忍地杀害了国民政府驻
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
17人——— 蔡公时在济南上
任首日便遇难！日军不顾
外交礼仪烧毁了黄郛办公
处，并用大炮轰击北伐军，
先后杀害我军民一千余
人。史称“五三”惨案。

当夜，获悉情况后的
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
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
长杨杰等会商后决定分
兵渡过黄河，绕道北伐，
并于5月下旬逼近京津。
日军判断在北京的“中华
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
霖和国安军难以抵挡，便
趁火打劫，欲在张作霖败
退北京之前逼其“解决满
蒙诸悬案”，包括签下由

“满铁”在东北兴建满铁
支线的合同，以前“提出
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
言”（《时事新报》语），但
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有
几十万军队念起“拖字
诀”。

此前，日本人已与张
作霖结下“梁子”。1925年
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与
冯玉祥结成同盟发动兵
变，张作霖非常狼狈，日
本关东军与张作霖达成

“密约”：关东军出兵援
张平叛，张口头允诺承认

“二十一条”。最终郭松
龄兵败遭俘被枪决，待兵
变平定后关东军找张作
霖兑现“承诺”时，张作
霖“王顾左右而言他”，
日本人很恼火。

1 9 2 7年4月，就在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田
中义一担任了日本首相。
为了控制中国东北，他采

取对蒋利诱、对张施压的
策略，以支持蒋介石统一

“中国本土”、同意北伐
军通过济南为条件，换取
他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
殊权益。对张作霖则频频
要其兑现“密约”承诺，
强索铁路权，解决所谓

“满蒙悬案”，但张作霖
始终未能全部满足筑路、
开矿、移民等要求。不但
如此，关东军认为张作霖
还煽动军民反日游行，两
万余人的游行队伍喊出
了“打倒田中内阁”的口
号。在日本看来，张作霖
对其“东北权益”及“满
蒙”问题非常不配合，就
有了除掉他的想法。

在北伐军的攻势面
前，张作霖于1928年6月2
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
退出北京回东北。6月4日
凌晨5点30分，他乘坐的专
列被关东军预埋设的炸药
炸毁，张作霖重伤于当日
在沈阳死去。史称“皇姑屯
事件”。

一个月内相继发生
“五三惨案”和“皇姑屯
事件”，看似偶然，实则
必然，根源就是日本将中
国东北视为建立“大东亚
共荣圈”和入侵东南亚的
大后方，欲长久控制东
北。

1 9 2 8年5月1 8日，日
本驻华使节在“觉书”中
郑重其事地提到，“满洲
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
重要。”“夫满蒙之治安
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
视……帝国政府为维持
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
宜且有效之措置。”后来
成立伪满洲国就不难理
解了。在1945年日军战败
前夕，日本仍坚持“宁愿
放弃东京，也不放满洲”
的说法。所以，日本制造

“五三惨案”看似阻挡国
民革命军北伐，实则是向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施压，
既避免其力量进入东北，
也逼其承认日本对东北
的控制；炸死张作霖是因
为他不“配合”关东军对
东北特殊权益的要求。二
者殊途同归，实则是一回
事。

□韩庆祥

【宽厚所街忆旧】

塞风先生在这里

教我写诗

上世纪70年代，我迷恋上了写诗，每天都要写
出一两首诗歌才能入睡，那个时期像粉碎“四人
帮”庆祝游行啦，毛选五卷出版啦，党的十一大召
开啦，几乎所有的大事我都用诗歌记录下来。但是
因为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我的诗歌也不过是“东风
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谁怕谁”的顺口溜水平，大
部分只能登在车间的黑板报上。

1977年11月，我去宽厚所街22号院串门，跟老
同学也是书画家的鲁敏谈到写诗的困惑和困境。
他说后院里就有一位老诗人，姓李，名根红，笔名

“塞风”，咱上门请教吧。于是，我跟着他抬腿就往
后院走。

这是个东西长的大杂院，鲁敏住在前院，往里
走，还有个套院。听到叩门，先生从北屋里迎出来，
他看上去五十多岁，挺拔结实，浓眉下，眼睛炯炯
有神，总是笑着说话。得知我喜欢写诗，先生答应
看看我写的东西，还告诉我，历下区文化馆要办文
学讲座，请他去讲诗歌创作，让我抓紧报名。

历下区文化馆在解放阁对面，是一座老建筑，
距离先生家不过二百来米。《写作知识学习班》是
11月11日开课的，持续5个月，张振声老师以及塞
风的夫人李枫老师都给大家讲过课。由于当年10
月刚刚恢复高考，人们的求知欲仿佛一夜间被激
活了，各个行业的青年人就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
似的涌向文化馆去听讲座，去晚了连座位都没有。
每逢周五下班后，我把两岁的儿子交给妻子，骑上
自行车紧蹬半小时赶去文化馆，指望能坐在前排
听课。

塞风先生性情豪爽，讲课嗓门洪亮，那河南口
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挺悦耳。他自我介绍说是河南
灵宝人，老家离三门峡很近。少年时代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16岁就发表了“面对东北角/早已义愤填
膺/我拉圆/大地的弓”的著名诗句；他说写诗要有
气魄，他用“地球像一张张开的弓，向着苍天射出
愤怒的箭”表达抗争精神；他1940年就奔向延安，
写出“天上云雀有家，革命者的心没有家”来抒发
壮志……先生在讲台上诗情洋溢，用亲身实践来
讲述诗歌理论和写诗技巧，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
掌声。

看到塞风先生那么赤诚率真，同学们都希望
得到他进一步的点拨，如永长街小学的语文教师
胡安仁，还有一位在包头兵工厂回来探亲的诗友
徐书贵，和我一起带上诗稿登门拜访。过了几天，
先生回我满满的三页信笺，开头说：“一口气读完
了您128首短诗，它们能吸引住我，证明了诗的魅
力”，他要我在诗的语言、题材和构思方面下功夫，
信末写道“愿更深地掘取诗的题材，像钉子一样入
木三分，从数量中提高质量。因节后赴京，忙乱非
凡，仅供一管之见。希常来玩，共同探讨诗的道
路。”诗人塞风那么大的名气，却对无名之辈如此
关爱，让我如沐春风。

塞风先生教我写诗，不但给我开“小灶”，还鼓
励我在学习班上朗诵自己的新作，他说诗人都应
该激情满怀，放声歌唱。记得那堂朗诵课上，我走
上讲台，心里咚咚直跳，看到先生鼓励的笑容，就
壮着胆子亮开嗓门，朗诵起自己写的《黄河的怀
念》：“脚踩彩云啊，我溯流寻踪；心飞河汉啊，我喊
遍苍穹：周——— 总——— 理——— ”朗诵结束，先生带
头为我鼓掌。这首诗还登上了当年业余作者梦寐
以求的大报——— 大众日报《丰收》副刊(1979年3月4
日)。

在塞风先生推动下，历下区文化馆出了《历下
文艺/诗专号》(1978/15期特刊)，16开本总共14页，选
登了20多位同学朗诵的诗作。刊物封面用红色的
字体，配图是解放阁(那时解放阁还没有加盖现在
的楼阁，仅有基座)。在那没有电脑也没有中文打
字机的年月，区文化馆的刊物也只能用手刻蜡版，
现在这种油印的东西已经见不到了。这些年，我虽
然多次搬家，也添置了不少新书，但这本《历下文
艺》仍然完整地珍藏在我的书橱里。

宽厚所街，留下我学诗的足迹，每当路过宽厚
所街，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塞风先生。如今，整条
宽厚所街和历下区文化馆都被夷平改建，华美的

“宽厚里”牌坊像新贵似的兀立着，标示着这里就
是那条回不去的老街，但在我心底的胶片上，宽厚
所街有我永远也抹不去的经历和记忆——— 塞风
先生教我写诗。

塞风先生辞世12年来，省内外报刊发表了很
多追忆和纪念文章。我建议如今的宽厚里将老街
当年的各界名人刻碑勒铭，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与
城市新貌交相辉映。

这幅日军登城的照片既是济南古城之殇的再现,也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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